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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典小说的叙述者在叙事时ꎬ往往有一种公开的伦理引导ꎬ这与史传叙事

有关ꎮ 公开的伦理引导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书名、回目、诗词论赞来引导ꎬ二是通

过结构安排上的楔子和“卒章显志”来引导ꎬ三是通过叙述者随机的道德评价来引导ꎬ三
个方面的引导由隐到显ꎬ使古典小说体现出鲜明的伦理色彩ꎮ

〔关键词〕伦理引导ꎻ古典小说ꎻ叙事主体

古典小说有着鲜明的伦理色彩ꎬ它或是体现为公开的伦理说教ꎬ或是体现为

隐含的伦理立场ꎬ就前者而言ꎬ主要通过叙述者的伦理引导来实现ꎬ就后者而言ꎬ
则离不开隐含作者的隐性介入ꎮ 本文集中谈前者ꎬ从史传叙事的影响、公开引导

的方式等方面对古典小说中叙事主体的伦理引导展开分析ꎮ

一

中国古典小说无疑受到史传叙事的深刻影响ꎬ陈平原认为:“‘史传’之影响

于中国小说ꎬ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ꎬ以及纪传

体的叙事技巧ꎮ” 〔１〕古代历史小说可以说是补正史愿望最为强烈、受春秋叙事笔

法影响最为深远的小说文体ꎮ 叙事要体现倾向性ꎬ有意地表达记事者的观点与

立场被傅修延列为«春秋»的伟大遗产之一ꎬ〔２〕而«左传»中叙事主体的活跃及其

对未来进程的呼唤更被他视为中国叙事史上的里程碑ꎮ〔３〕 不仅是历史小说ꎬ对
整个古典小说而言ꎬ所谓补史、所谓春秋笔法ꎬ都包含着某种伦理诉求ꎻ所谓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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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性和叙事主体的活跃ꎬ与主体的伦理立场也有直接关系ꎮ 叙事主体以鲜

明的立场和方式介入叙事成为先秦以降中国叙事的传统ꎬ古典小说继承并发扬

了这一传统ꎬ顺理成章ꎬ叙事主体鲜明的伦理立场ꎬ在古典小说中也得到形式多

样的体现ꎮ
宋元平话是后来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ꎬ学界一般将其看作是正史与历史演

义小说的过渡文体ꎮ «新编五代史平话»(含«梁史平话»卷上、«唐史平话» «晋
史平话»«汉史平话»卷上以及«周史平话»)即依据«资治通鉴»«五代史»等正史

改写而成ꎬ中间穿插一些民间传说以增加趣味ꎬ正如鲁迅所说:“全书叙述ꎬ繁简

颇不同ꎬ大抵史上大事ꎬ即无发挥ꎬ一涉细故ꎬ便多增饰ꎬ状以骈俪ꎬ证以诗歌ꎬ又
杂诨词ꎬ以博笑噱ꎮ” 〔４〕平话依据正史意味着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时ꎬ
一般不会跃出正史对善恶忠奸判断的范围ꎬ反而会为了突出伦理效果而将善恶、
忠奸的对立进一步戏剧化ꎬ以迎合听众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ꎮ 如«武王伐纣

书»虽依据«尚书»«史记»的相关记载敷衍成书ꎬ但其中的纣王却比史书中的记

载更为残暴不仁ꎬ文王比史书中的记载更为贤明仁德ꎬ作者虚构了一个殷交作为

纣王之子ꎬ意在凸显纣王尽失人伦ꎬ最后落得为子所弑的可悲下场ꎮ
平话作者往往为讲史艺人ꎬ由于受自身知识和历史意识的局限而依循乃至

抄袭正史ꎬ是被动承袭正史的历史意识和伦理判断ꎻ“演义”类历史小说则不然ꎬ
“历史演义则以牖启闾巷颛蒙、翊扬政治教化为指归ꎬ所以它通常自觉地借历史

人事来推演儒家的忠孝节义等政治伦理ꎬ以表现其文人儒士的价值追求ꎮ” 〔５〕 它

是叙事主体对儒家家庭伦理及政治伦理的主动追求ꎮ “演义”旧指阐发经书之

“义”ꎬ«艺文聚类»之«春秋演义»ꎬ«宋史艺文志»之«三经演义»ꎬ以及«尚书演

义»«易演义» «诗演义»等等ꎬ都是阐发六经微言大义的著作ꎮ “演义”之风从

“经”至“史”ꎬ出现了阐发«三国志»大义的«三国志演义»ꎬ它克服了«三国志平

话»“言辞鄙谬ꎬ又失之于野” 〔６〕 的缺陷ꎬ“将史书‘演’为‘陈叙百年ꎬ该括万事’
的小说ꎬ真正要突出的是自己欲抒发之‘义’ꎮ” 〔７〕古典小说由此走向成熟ꎮ 正是

为了突出叙事主体的“欲抒发之‘义’”ꎬ古典小说作者才调动自己的才思ꎬ对所

叙述的人物和事件加以合情合理的想象和描摹ꎬ突出其中的伦理色彩ꎬ以引导读

者的认同ꎮ 无论是历史小说、神怪小说还是世情小说、侠义小说ꎬ概莫例外ꎮ 蒋

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若读到古人忠处ꎬ便思自己忠与不忠ꎻ孝
处ꎬ便思自己孝与不孝” 〔８〕 指出了历史小说对忠孝渲染的伦理作用ꎻ唐梦赉在

«聊斋志异序»中借«聊斋»说出了神怪小说的伦理意义:“事无论常怪ꎬ但以有害

人者为妖留仙所著ꎬ其论断大义ꎬ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ꎻ〔９〕 闲斋

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指出«儒林外史» “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ꎬ对读者而

言ꎬ这类世情小说可以让人自鉴:“读之者ꎬ无论是何人品ꎬ无不可取以自镜”ꎻ〔１０〕

天海藏«题水浒传叙»说«水浒»“有为国之忠ꎬ有济民之义” 〔１１〕 说出了侠义类小

说共同的伦理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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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开的伦理引导ꎬ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客观记录而不是叙事主体的引

导ꎬ这主要体现在书名、回目和小说穿插的诗词中ꎬ表面上看ꎬ书名、回目是对小

说内容的凝炼ꎬ诗词或是对内容的概括ꎬ或是引用别人的相关言论ꎬ但如果这些

凝炼、概括和引用涉及到伦理内容ꎬ它们也可以看作是叙述者刻意使用的叙述标

记ꎬ通过这些标记来对小说叙事进行伦理引导ꎬ换言之ꎬ这些标记是表面上的客

观记录掩盖了骨子里的伦理引导ꎮ
其一ꎬ书名与回目ꎮ 有些古典小说书名即寓褒贬ꎬ可以说是伦理价值判断先

行的作品ꎬ如«英烈传» «辽海丹忠录» «于少保萃忠全传» «飞龙全传» «梼杌闲

评»«魏阉全传»«痛史»等等ꎮ 用“英烈”“丹忠”“萃忠”“飞龙”来点出正面人物

的伦理面貌ꎬ以“梼杌”(古怪兽名ꎬ后泛指历史、小说)、“魏阉”这些贬斥性词语

来称呼魏忠贤ꎬ或以“痛”字表达对宋室败亡的惋惜ꎮ 又如«忠义水浒传»«三侠

五义»«七剑十三侠»中的“忠”“义”“侠”这些赞美英雄豪杰之词ꎬ也都是叙述者

伦理引导的体现ꎬ以此来点出正面人物的精神面貌ꎮ
在回目中也可以见到伦理引导ꎬ叙述者可以在回目中以提纲挈领的方式将

自己的伦理态度展露无遗ꎮ «北史演义»回目中多次提及“逆反”之意ꎬ如第七卷

“幽母后二贼专权ꎬ失民心六镇皆反”之“二贼” “反”ꎬ第十五卷“改逆谋重扶魏

主ꎬ贾余勇大破葛荣”之“逆谋”ꎬ第十八卷“明光殿强臣殒命ꎬ北中城逆党屯兵”
之“逆党”ꎬ第四十九卷“烹荀济群臣惕息ꎬ杖兰京逆党行凶”之“逆党”ꎬ等等ꎬ
“逆反”表明叙述者认为人物的行为和事件的发展有悖于儒家伦理ꎬ隐含作者流

露出一种明显的谴责立场ꎮ 同样写“逆反”ꎬ«水浒传»回目则多次提到“义”字ꎬ
如第十四回“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ꎬ第十九回“梁山泊义士尊

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ꎬ第三十九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

义”ꎬ第五十七回“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ꎬ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

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ꎬ透过回目中的“义”字ꎬ叙述者赞赏了梁山好汉兄弟

间的情谊ꎬ隐含作者的伦理引导显而易见ꎮ
其二ꎬ诗词论赞ꎮ 诗词为韵文体ꎬ小说为散文体ꎬ在散文体中穿插韵文体ꎬ首

先造成一种叙述风格的断裂ꎬ这种风格断裂本身就是一种叙述者引导的标志ꎮ
古典小说中ꎬ叙述者常用“有诗为证”的征引模式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论ꎮ 对中

国古典小说偏爱运用诗歌进行伦理干预的情形ꎬ赵毅衡认为:“诗歌作为文体ꎬ
在中国文化的文类等级中ꎬ其‘真理价值’远远高过叙述流本身所使用的白话散

文ꎮ” 〔１２〕诗歌在古代文人眼中ꎬ是传统文学中高文化层次的文体类型ꎬ古典小说

运用诗歌的形式进行伦理引导ꎬ既使得叙事文本带上了韵味ꎬ又使得小说似乎上

了一个层次ꎬ所以古典小说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有诗为证”“诗曰”这类套语ꎮ
«梼杌闲评»第三十二回ꎬ魏忠贤矫旨捉拿杨涟、左光斗等六人ꎮ “那些百姓

们见了此书ꎬ都道东林果然结党ꎮ 此一举不惟蔽了朝廷的聪明ꎬ乱了百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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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ꎬ又且颠倒百姓的好恶ꎮ 正是:可恨权奸心太恶ꎬ倾谋正士如猱攫ꎮ 欲将盗贼

陷东林ꎬ不思忠义梁山泊ꎮ” 〔１３〕在散文体的叙述中ꎬ叙述者突然宕开一笔ꎬ用韵文

来凸现出自己对事件的看法ꎬ其中的“权奸”“正士”“盗贼” “忠义”都鲜明地表

达出叙述者的伦理立场ꎬ这样的诗词穿插在散文的叙述中ꎬ在事件的真相还没有

揭露之前ꎬ叙述者就迫不及待地表明自己的立场ꎬ以此来引导读者ꎮ 同一回中ꎬ
还有“这本一上ꎬ忠贤便矫旨道:‘杨镐、熊廷弼既失守封疆ꎬ又公行贿赂ꎬ以希幸

免ꎬ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从中市利ꎬ护庇大奸ꎮ 俱着官

校扭解来京严审ꎮ 具奏ꎮ 赵南星等着该抚按审追ꎮ’时人有诗叹之曰:无端酿出

缙绅灾ꎬ大狱频兴实可哀ꎮ 任尔冰清同玉洁ꎬ也须牵入网罗来ꎮ” 〔１４〕 以引用当时

人的言论来显现自己对事件的态度ꎬ至于所引之诗到底真是别人的诗还是叙述

者自己假托别人名义所作ꎬ都不重要ꎬ重要的是通过引诗的方式印证了东林党人

的浩然正气和阉党的丧心病狂ꎬ达到了伦理引导的目的ꎮ

三

王德威指出ꎬ在中国古典小说中ꎬ说话人的全知视角与似真的修辞策略使其

可以扮演两个角色:偷窥者和社会尺度的代言人:作为偷窥者ꎬ“他的‘报导’满
足了读者及作者自己的好奇心”ꎻ作为社会尺度的代言人ꎬ“他对道德方面所付

的口惠使他在一个可接受的语意范围中ꎬ‘保护’了故事敏感暧昧的主题”ꎮ〔１５〕

这种与读者积极交流的修辞策略使叙述者的伦理判断显得公正、得体ꎬ吸引读者

主动认同叙述者的伦理标准ꎬ是古典小说中极为普遍的引导方式ꎮ «秦并六国

平话»最后的总评说:“夫以始皇以诈力取天下ꎬ包举宇内ꎬ席卷天下ꎬ将谓从一

世事至万世为皇帝ꎬ谁料闾左之戍卒一呼而七庙隳ꎬ身死人手ꎬ为天下笑ꎮ 中原

失鹿ꎬ诸将随之ꎻ神器有归ꎬ竟输于宽仁爱人沛公ꎮ 则知秦尚诈力ꎬ三世而亡ꎮ 三

代仁义ꎬ享国长久ꎮ 后之有天下者ꎬ尚鉴于兹ꎮ” 〔１６〕基本沿袭«过秦论»对秦朝成

败的分析ꎬ以仁义与否作为政权更迭的合理解释ꎮ
作为偷窥者和社会尺度代言人的叙述者ꎬ为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叙事目的ꎬ往

往通过结构上的安排来进行伦理引导ꎬ它可以是小说中楔子的说明ꎬ也可以是小

说结尾的“卒章显志”ꎮ 和书名、回目、诗词的引导相比较ꎬ这种引导要醒目一

些ꎮ
古典小说中直言“楔子”的伦理引导价值ꎬ首推«儒林外史»ꎮ «儒林外史»

开篇“说楔子敷陈大义ꎬ借名流隐括全文”ꎬ直言“楔子”乃“敷陈大义”ꎬ对整个

儒林而言ꎬ楔子中出现的“名流”人物王冕便是“隐括全文”的“楔子”ꎮ 楔子中

的王冕不贪恋功名ꎬ与正文中的诸多儒林人物形成鲜明对照ꎮ 王冕出场前ꎬ叙述

者在«蝶恋花»一词中表达出对功名的态度:“功名富贵无凭据ꎬ费尽心情ꎬ总把

流光误ꎮ” 〔１７〕王冕在后文中没有出场ꎬ也没有被提及ꎬ王冕的故事似乎与后文无

关ꎮ 其实不然ꎬ叙述者将王冕不贪恋功名的故事作为“楔子”ꎬ又在后文详细描

写了形形色色的贪恋功名的儒生形象ꎬ两相对照ꎬ叙述者的伦理立场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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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多小丑ꎬ王冕独名流ꎮ
话本小说中的“入话”ꎬ也可视为“楔子”ꎮ 入话(或头回)和正话在内容上

可以有直接关系ꎬ也可以没有直接关系ꎬ但都表达出某种伦理观念ꎬ入话(或头

回)的观念与正话的观念或者类似ꎬ或者相反ꎬ从而使正话所表达的观念在入话

(或头回)的映衬或反衬下显得更有说服力ꎮ «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韩侍郎婢

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ꎬ头回讲徽商因二两银子ꎬ救了别人一家三口ꎬ夜晚别

人来谢ꎬ自己起床开门碰巧躲过墙压之灾ꎮ 故事讲完后ꎬ叙述者说:“此乃上天

巧于报德处ꎮ” 〔１８〕正话讲顾提控施恩不图报ꎬ他救了江溶一家ꎬ拒绝了江家以女

儿爱娘做偏房的酬谢ꎬ最终机缘巧合ꎬ江爱娘成了侍郎夫人ꎬ顾提控升为礼部仪

制司主事ꎮ 叙述者总结到:“此乃上天厚报善人也ꎮ” 〔１９〕对照头回和正话ꎬ叙述者

张扬的是同一种观念:“世间行善ꎬ原是积来自家受用”ꎮ〔２０〕 «初刻拍案惊奇»卷
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ꎬ头回讲汴梁女巫乘靖康之乱ꎬ仗着自己

和柔福公主长相一样ꎬ冒充柔福公主ꎬ享受了十余年的荣华富贵ꎬ后来由于太后

赎回ꎬ事情败露ꎬ被处斩ꎮ 叙述者在说完故事后感慨:“天理不容ꎬ自然败露ꎮ” 〔２１〕

正话讲姚滴珠因与公婆不和ꎬ在返回娘家的途中被歹人算计ꎬ误入娼门ꎬ娘家和

婆家因为她的失踪打起了官司ꎬ郑月娥也身在娼门ꎬ凭借自己和姚滴珠长相一

样ꎬ冒充姚滴珠以平息官司ꎬ后来事情败露ꎬ便主动嫁给了姚滴珠的哥哥姚乙ꎮ
叙述者感叹道:“一样良家走歧路ꎬ又同歧路转良家ꎮ” 〔２２〕 同样是冒充别人的故

事ꎬ郑月娥得善终ꎬ是由于自己“良心不泯”ꎬ对照入话中的“天理不容”ꎬ叙述者

的伦理倾向性非常明显ꎮ
«封神演义»一百回ꎬ每一回都由一首七言律诗肇端ꎬ这些诗犹如该回的“楔

子”ꎬ不仅揭示此回即将发生的故事情节ꎬ同时蕴含着叙事主体对人物及事件的

伦理判断ꎬ如同一首首道德证词ꎮ 如第八回“方弼方相反朝歌”开篇诗云:“美人

祸国万民灾ꎬ驱逐忠良若草莱ꎮ 擅宠诛妻夫道绝ꎬ听谗杀子国储灰ꎮ 英雄弃主多

亡去ꎬ俊彦怀才尽隐埋ꎮ 可笑纣王孤注立ꎬ纷纷兵甲起尘埃ꎮ” 〔２３〕 此诗首联与颔

联讲述了故事的起因ꎬ以及故事最近发展的情况ꎬ颈联与尾联则预示了本回故事

的进展ꎮ 叙事主体的伦理态度一览无遗ꎬ形容反朝歌的臣子所用的词语是“忠
良”“英雄”“俊彦”ꎬ而形容纣王的则是“绝”“可笑”ꎬ一褒一贬之间ꎬ主体的伦理

引导直截了当ꎬ一目了然ꎮ
小说结尾的“卒章显志”ꎬ与«左传»的“君子曰”和«史记»的“太史公曰”不

无关系ꎮ 有论者指出ꎬ到«左传»ꎬ才正式形成了“君子曰”的“评论(干预)叙述

模式”ꎬ〔２４〕当“君子曰”是一种评论时ꎬ叙述者其实是直接引导叙事ꎬ而“君子曰”
的内容大多是依据当时“君子”的标准对所叙述的故事发表评论ꎬ很多关乎道德

伦理ꎮ 如«隐公十一年»评息侯伐郑大败时云:“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ꎮ 不度

德ꎬ不量力ꎬ不亲亲ꎬ不徴辞ꎬ不察有罪ꎬ犯五不韪ꎬ而以伐人ꎬ其伤师也ꎬ不亦宜

乎!” 〔２５〕到«史记»运用“太史公曰”时ꎬ对«左传»的“君子曰”已有所超越ꎬ形成

了序、赞、论三种形式ꎬ“本纪、世家、列传皆篇末置赞论”ꎬ〔２６〕 这对古典小说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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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唐传奇中ꎬ便存在大量的叙述者篇末议论ꎮ 或者是让真实

作者充当叙述者进行评论ꎮ 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在快结束时交代了作者在贞

元十八年秋八月与故事的主人公淳于棼相见ꎬ于是将这个故事“编录成传ꎬ以资

好事”ꎬ并说明此传奇的目的在于“窃位著生ꎬ冀将为戒”ꎬ告戒“后之君子ꎬ幸以

南柯为偶然ꎬ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ꎮ〔２７〕 或者是叙述者的感慨ꎮ 沈既济«任氏

传»结尾处叙述者感叹:“嗟乎! 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 遇暴不失节ꎬ徇人以至

死ꎬ虽今妇人ꎬ有不如者矣ꎮ” 〔２８〕肯定了任氏的为爱而死的节操ꎬ伦理教化的意图

比较明显ꎮ
“卒章显志”在古典小说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了ꎮ

“异史氏曰”放在故事结尾处ꎬ叙述者借“异史氏”之名表达自己创作这个故事的

理由ꎬ阐述自己的伦理理想和价值判断ꎮ «娇娜»写男女间的知音之恋:娇娜为

孔生疗伤治病ꎬ孔生在娇娜危险时仗剑守护ꎬ两人尽管同历生死、惺惺相惜ꎬ然而

却并没有突破男女大防ꎮ 主体“异史氏”在结尾处评论:“余于孔生ꎬ不羡其得艳

妻ꎬ而羡其得腻友也ꎮ 观其容可以忘饥ꎬ听其声可以解颐ꎮ 得此良友ꎬ时一谈宴ꎬ
则‘色授魂与’ꎬ犹胜于‘颠倒衣裳’矣ꎮ” 〔２９〕 叙述者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情谊来

表达自己的伦理主题:男女之间存在着肉体关系之外的精神联系ꎬ而且这种联系

更是难能可贵ꎬ不仅美ꎬ而且善ꎮ 换言之ꎬ男女在精神上的契合胜于肌肤之亲ꎮ
«黎氏»讲述了一个后母化狼的故事ꎬ丧妻的谢中条娶了一个半路野合的女子ꎬ
而这个女子其实是一头凶恶的母狼所化ꎬ结果直接导致家中的三个子女被吃ꎮ
既然是狼ꎬ为何不吃谢中条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ꎬ而专等无人在家时吃掉孩子?
异史氏曰:“士则无行ꎬ报亦惨矣ꎮ 再娶者ꎬ皆引狼入室耳ꎬ况将于野合逃窜中求

贤妇哉!” 〔３０〕叙事主体其实是想表达深刻的伦理寓意:男人在择偶时必须谨慎ꎬ
尤其是已经身为人父者ꎬ必须对子女负责ꎬ否则会酿下惨痛的后果ꎮ 故事本身传

达给我们的伦理判断是批判后母虐子ꎬ然而通过“异史氏曰”的引导性评论ꎬ我
们可以发现ꎬ主体批判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后妻ꎬ而主要是针对引狼入室、品行不

端的谢中条这类父亲ꎬ他先是不关心孩子ꎬ觉得“儿啼女哭ꎬ令人不耐”ꎬ〔３１〕 接着

与半路遇见的女子野合后就直接谈婚论嫁ꎮ 悲剧的发生ꎬ归根结底是由于他自

己品行低劣、道德沦丧ꎮ

四

古典小说对伦理效果的追求使得小说中穿插着随处可见的道德评论ꎬ叙述

者往往就道德问题发言ꎬ对人物和事件作出道德评价ꎮ 小说叙述者全知全能的

地位ꎬ假定了叙述接受者“欣赏他毫不苟且的道德感”ꎬ〔３２〕因而ꎬ叙述者在做这些

道德评论时ꎬ一般很少节制ꎬ直接与读者对话ꎬ将自己的道德观、价值观传达给读

者ꎮ 这种随机的道德评论ꎬ可以是对人物和故事的评论ꎬ也可以是对叙述本身发

表评论ꎮ 这种伦理引导最直接、最醒目ꎮ
对人物的评论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在介绍人物时附带评论ꎬ二是对人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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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表见解ꎬ三是对某种人物类型表达看法ꎮ «红楼梦»第三回写贾雨村至贾府

投帖ꎬ贾政“见雨村相貌魁伟ꎬ言语不俗ꎬ且这贾政最喜读书人ꎬ礼贤下士ꎬ济弱

扶危ꎬ大有祖风”ꎬ〔３３〕 前两句是从贾政视角对贾雨村作出的评价ꎬ后几句则是叙

述者现身ꎬ直接对贾政作出道德评价ꎮ 此回中贾政是第一次正面出场ꎬ叙述者的

评价同时也是一种人物介绍ꎮ «隋炀帝艳史»第一回写隋炀帝杨广出生:“不多

时ꎬ早生下一个爱风流的太子、好淫荡的君王ꎮ” 〔３４〕杨广刚出生就说他是“爱风流

的太子ꎬ好淫荡的君王”ꎬ考虑到杨广出生时ꎬ杨勇已是太子ꎬ正常情况下ꎬ杨广

不可能为太子、为君王ꎬ至于“爱风流”、“好淫荡”之类的伦理评价ꎬ更不能在一

个人刚出生时就看出来ꎮ “爱风流的太子ꎬ好淫荡的君王”显然是叙述者伦理引

导的结果ꎮ 叙述者对人物的评论最常见的是对人物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衡量ꎮ
«金瓶梅词话»第十四回ꎬ李瓶儿与西门庆合谋花子虚家产ꎬ叙述者有一段评论:
“看官听说:大抵只是妇人更变ꎬ不与男子汉一心ꎬ随你咬折钉子般刚毅之夫ꎬ也
难防测其暗地之事ꎮ 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内ꎬ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妇人坏了者为何?
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ꎮ 要之在乎夫唱妇随ꎬ容德相感ꎬ缘分相投ꎬ男慕乎女ꎬ女
慕乎男ꎬ庶可以保其无咎ꎻ稍有微嫌ꎬ辄显厌恶ꎮ 若似花子虚终日落魄飘风ꎬ谩无

纪律ꎬ而欲其内人不生他意ꎬ岂可得乎! 正是:自意得其垫ꎬ无风可动摇ꎮ” 〔３５〕 指

出治家必先修身ꎬ以美好的仪容与道德相互感化ꎬ夫妻才能同心ꎮ 叙述者批判花

子虚自身道德败坏ꎬ自然无法去感化李瓶儿ꎬ这也是促使李瓶儿红杏出墙的原因

之一ꎮ 叙述者此处的评论虽是针对人物行为而言ꎬ但所说的话更多的是普遍的

道德准则ꎮ «喻世明言»第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写王三巧独自在家寂寞ꎬ便
与薛婆来往甚密ꎬ叙述者在此插入一段评论:“世间有四种人惹他不得ꎬ引起了

头ꎬ再不好绝他ꎮ 是哪四种? 游方僧道ꎬ乞丐ꎬ闲汉ꎬ牙婆ꎮ 上三种人犹可ꎬ只有

牙婆是穿房入户的ꎬ女眷们怕冷静时ꎬ十个九个到要扳他来往ꎮ 今日薛婆本是个

不善之人ꎬ一般甜言软语ꎬ三巧儿遂与他成了至交ꎬ时刻少他不得ꎮ 正是:画虎画

皮难画骨ꎬ知人知面不知心ꎮ” 〔３６〕 在这段评论中ꎬ叙述者对四种人表现出极为反

感的态度ꎬ认为他们一旦纠缠上就难以摆脱ꎬ不是好沾惹的ꎮ 同时对薛婆这个例

子做出道德判断:薛婆是个不善之人ꎮ 警示之意十分鲜明ꎮ 古典小说中ꎬ和尚、
帮闲和牙婆常常被描述成道德低下者ꎬ是被批判的对象ꎮ

叙述者对故事的评论比较复杂ꎬ它既可以是对所叙述故事的总评ꎬ也可以是

对具体事件的评论ꎬ还可以对事情发生的原因进行解释ꎬ有时候还可以针对故事

来一番硬性说教ꎮ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即交代故事大旨:“作者自云:因曾历过

一番梦幻之后ꎬ故将真事隐去ꎬ而借‘通灵’之说ꎬ撰此«石头记»一书也然闺

阁中本自历历有人ꎬ万不可因我之不肖ꎬ自护己短ꎬ一并使其泯灭也此回中

凡用‘梦’用‘幻’等字ꎬ是提醒阅者眼目ꎬ亦是此书立意本旨ꎮ” 〔３７〕明言此书借通

灵石头之梦幻赞扬闺阁胜须眉ꎮ 对具体事件的评论比比皆是ꎮ 唐传奇«杨娼

传»写杨娼能以死报岭南帅的知遇之恩ꎮ 岭南帅贪恋杨娼美色ꎬ帮她勾销了娼

籍ꎬ在得知岭南帅死讯后ꎬ她为之殉情ꎮ 叙述者对此发表评论:“夫娼ꎬ以色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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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ꎬ非其利则不合矣ꎮ 而杨能报帅以死ꎬ义也ꎻ却帅之赂ꎬ廉也ꎮ 虽为娼ꎬ差足

多矣ꎮ” 〔３８〕叙述者先用世俗的眼光对娼妓进行议论ꎬ但这些议论只是为杨娼的事

迹作映衬ꎬ为了突出杨娼的既“义”且“廉”ꎮ 需说明的是ꎬ此处所说的对具体事

件的评论与上文所说的对人物行为的评论ꎬ似乎都是针对人物的行为发表评论ꎬ
但侧重点有所不同ꎮ 对具体事情的评论侧重事件ꎬ对人物行为的评论侧重人物ꎮ
«杨娼传»中的评论以“杨能报帅以死”和“却帅之赂”这些事件为根基ꎬ得出杨

娼既“义”且“廉”的评价ꎮ 上文所引«金瓶梅词话»第十四回的评论ꎬ则没有涉

及任何具体事件ꎬ只是对人物发表评论ꎮ 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第十回在林冲

发现自己草料场的住处被大雪压倒后ꎬ叙述者则直接出面找到了事情的伦理原

因:“原来天理昭然ꎬ佑护善人义士ꎬ因这场大雪ꎬ救了林冲的性命ꎮ” 〔３９〕既指明林

冲是善人义士ꎬ又指出下文林冲的幸免遇难是“天理昭然”ꎬ评论中道德判断的

意味很浓ꎮ 叙述者对故事的评论有时候有点硬性说教的意味ꎮ 题名江西野人编

演的«怡情阵»是地地道道的色情小说ꎬ通篇小说基本上都在写白琨、井泉、李
氏、玉姐等人的淫乱场面ꎬ但小说结尾ꎬ叙述者却硬是挖掘出其中的伦理意图:
“传者未免以此为省其事可考ꎬ其人则托劝世良言ꎮ” 〔４０〕 淫书也打出道德说

教的旗号ꎬ体现出一种“劝百讽一”式的道德规劝ꎮ
古典小说的叙述者有时候也对叙述本身发表评论ꎬ评论可以在小说开头、中

间或结尾处ꎮ 这在话本小说中比较常见ꎮ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开篇一首«西江

月»ꎬ紧接着叙述者发表评论:“这首词名为«西江月»ꎬ是劝人安分守己ꎬ随缘作

乐ꎬ莫为酒、色、财、气四字ꎬ损却精神ꎬ亏了行止ꎮ” 〔４１〕一番大道理之后ꎬ叙述者对

将要讲的故事的寓意也提前交代:“看官ꎬ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ꎬ可
见果报不爽ꎬ好教少年子弟做个榜样ꎮ” 〔４２〕 非常清楚地表达了所讲是一个“果报

不爽”的故事ꎬ通过这个故事ꎬ可以“劝人安分守己”ꎮ «醒世恒言»卷二十七«李
玉英狱中讼冤»在入话中详细介绍了继母狠毒心肠的三种情况ꎬ入话之后ꎬ叙述

者出面评论:“说话的为何只管絮絮叨叨ꎬ道后母的许多短处? 只因在下今日要

说一个继母谋害前妻儿女ꎬ后来天理昭彰ꎬ反受了国法ꎬ与天下的后母做个榜样ꎬ
故先略道其概ꎮ” 〔４３〕在交代如何讲故事的同时ꎬ也表达了对“天理昭彰”的敬畏ꎮ
«醒世恒言»卷三十四«一文钱小隙造奇冤»结束时ꎬ叙述者总结道:“总为这一文

钱ꎬ却断送了十三条性命ꎮ 这段话叫做‘一文钱小隙造奇冤’ꎮ 奉劝世人ꎬ舍财

忍气为上ꎮ 有诗为证:相争只为一文钱ꎬ小隙谁知奇祸连! 劝汝舍财兼忍气ꎬ一
生无祸得安然ꎮ” 〔４４〕既对前面所讲的故事进行总结ꎬ也说出了故事奉劝世人“舍
财忍气为上”的意图ꎬ在程式化的结语诗中ꎬ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ꎮ

和现代小说相比ꎬ古典小说的伦理引导非常明显ꎮ 伍茂国在«现代小说叙

事伦理»中ꎬ批评古典小说先入为主的伦理引导过于简单直白:“叙述者直截了

当地对读者说话在故事开始之前营造一种伦理判断的基调”ꎮ〔４５〕 但不可否

认的是ꎬ古典小说叙事主体鲜明的伦理态度ꎬ虽然不能展示令人愁肠百结的回味

空间ꎬ但却提供了一种在当时历史语境下人们愿意接受的伦理规范ꎮ 我们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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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的价值立场要求古典小说表现晦暗不明的现代伦理ꎬ当时读者需要的ꎬ也
许正是旗帜鲜明的伦理态度ꎮ

注释:
〔１〕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２１２ 页ꎮ
〔２〕〔３〕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ꎬ东方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第 １８１、２１５ 页ꎮ
〔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６９ 页ꎮ
〔５〕纪德君:«中国历史小说的艺术流变»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５２ － ５３ 页ꎮ
〔６〕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ꎬ江西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０８ 页ꎮ
〔７〕欧阳健:«历史小说史»ꎬ浙江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８３ 页ꎮ
〔８〕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ꎬ南开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２３３ 页ꎮ
〔９〕朱一玄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ꎬ南开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４７４ 页ꎮ
〔１０〕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资料汇编»ꎬ南开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年ꎬ第 ２５４ 页ꎮ
〔１１〕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ꎬ南开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１９２ 页ꎮ
〔１２〕〔３２〕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ꎬ第 ５５、５６ 页ꎮ
〔１３〕〔１４〕刘文忠校点:«梼杌闲评»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３ 年ꎬ第 ３７２、３７４ － ３７５ 页ꎮ
〔１５〕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ꎬ三联书店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８９ 页ꎮ
〔１６〕钟兆华:«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ꎬ巴蜀书社ꎬ１９９０ 年ꎬ第 ２７３ 页ꎮ
〔１７〕吴敬梓:«儒林外史»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７７ 年ꎬ第 １ 页ꎮ
〔１８〕〔１９〕〔２０〕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２９０、３０７、３０７ 页ꎮ
〔２１〕〔２２〕凌濛初:«拍案惊奇»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１７、３０ 页ꎮ
〔２３〕许仲琳:«封神演义»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４７ 页ꎮ
〔２４〕〔２６〕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３００、３０１ 页ꎮ
〔２５〕杨伯峻译注:«春秋左传注»ꎬ中华书局ꎬ１９９０ 年ꎬ第 ７８ 页ꎮ
〔２７〕〔２８〕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７ 年ꎬ第 ８４、６ 页ꎮ
〔２９〕〔３０〕〔３１〕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ꎬ朱其铠主编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９ 年ꎬ第 ６３、６７８、６７７

页ꎮ
〔３３〕〔３７〕曹雪芹:«红楼梦»ꎬ无名氏续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３７、１ － ２ 页ꎮ
〔３４〕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ꎬ岳麓书社ꎬ２００４ 年ꎬ第 ７ 页ꎮ
〔３５〕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５５ 页ꎮ
〔３６〕冯梦龙编撰:«喻世明言»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０ 页ꎮ
〔３８〕王度等:«唐宋传奇»ꎬ华夏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１３７ 页ꎮ
〔３９〕施耐庵:«水浒传»ꎬ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８９ 页ꎮ
〔４０〕«中国古艳稀品选刊怡情阵»ꎬ联经出版事业公司ꎬ登记局第 ０１３８ 号ꎬ第 ９８ 页ꎮ
〔４１〕〔４２〕冯梦龙编撰:«喻世明言»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１、１ 页ꎮ
〔４３〕〔４４〕冯梦龙编撰:«醒世恒言»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９ 年ꎬ第 ３８２、５１２ 页ꎮ
〔４５〕伍茂国:«现代小说叙事伦理»ꎬ新华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年ꎬ第 １３７ 页ꎮ

〔责任编辑:黎　 虹〕

—１６１—

古典小说叙事的伦理引导


